
2011． 08
LAN ZHOU XUE KAN

■ 民俗文化

七夕:浪漫复制与婚姻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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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西方情人节作为参照物而被建构出来的中国情人节七夕，其浪漫底色被婚姻的大红喜字所遮蔽; 七夕是一个

没有浪漫爱情的情人节。西方节日框架虽命名了中国的情人节，但确是浪漫复制且与婚姻短路。七夕原本是女儿节，相关习

俗在当下历史情境下被边缘化，人之巧被机器之巧所取代; 牛郎织女传说的农耕背景弱化乃至放逐了七夕的浪漫底蕴。七夕

的衰落是历史的宿命。作为生命和婚姻的过渡，传统的七夕节拥有拓展生存疆域的潜在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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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粉墨铺

展，原本很寂寞的节日研究已然成为当下学术研究

的热点。文化全球化的涌动也促使各国学者和决策
者们开始思考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赓续问题。对传统
节日七夕研究即是在这一情境下被再次引爆。传统
节日研究尽管很热闹，但中国民众对它们的热情却

在下降; 对本土七夕节浪漫情感的消费欲望依然飘

绿，对西方情人节的热情却继续看涨。①已有的研究
大都在考索七夕作为情人节的渊源和存在依据，其

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问题是，假如我们的情人节是

复制西方情人节的框架而被事后追认或建构出来

的，愈是言之凿凿信誓旦旦，愈显得内虚不自信，以

至自欺而欺人。因此，把七夕命名为中国的情人节
极有可能是专家学者的一厢情愿。
一、七夕:作为情人节的历史情境
最早涉及到牛郎织女传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诗

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
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
以服箱。”这几句诗的意思就是: “天上银河虽宽广，
用作镜子空有光。织女星座三只脚，一天七次移位
忙。虽然来回移动忙，不能织出好花样。牵牛星儿
亮闪闪，不能用来驾车辆。”［1］其喻意就是暗示周王

朝徒有虚名而无实力。不管从其本意还是其喻意上
看，此时的牛郎织女只是天上的两颗星星，虽然已将

两颗星人格化，但无法看出它们之间的爱情关系。
我们从中可以窥测到上古先民们仰望星空而产生的

奇思妙想，这是“初民们受到召唤，要以自己的身体
去思考世界”［2］的原始思维。

七夕古俗直接或间接表现了初民向牛郎织女所

代表的天体星神祈求瓜果麦豆等农作物的茂盛、丰
收增产的生产性欲求。《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日纬
书》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 织女星主
瓜果”;《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四引《春秋元命苞》
云:“织女星主果”; 《乾象通鉴》引《春秋合诚图》
云:“织女，天女也，主瓜果，瓜果宴之本”。东汉崔
寔《四民月令·七月》: “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
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诗经》以后，汉代前期缺乏
牛郎织女传说的相关材料，但汉代以后，就有更多的

作品提及牛郎织女之名了。文字记载最先称牛郎织
女为夫妇的，见于文选中的《洛神赋》，李善注所引
曹植《九咏注》云: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
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其中把牵牛、
织女赋予人的生命与情感的则是东汉文人五言诗中

的《迢迢牵牛星》，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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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
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
得语。”这首诗以生动细腻的语言描绘了牛郎、织女
被天河所阻隔而不能长期厮守的悲伤与无奈之情。
此时的织女已被赋予了现实生活的人世情愫。这说
明流传于汉代民间的牛郎织女传说，其婚恋情节已

经成为传说的主要内容。
牛郎织女神话流行于汉代并不是偶然的，它有

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与西周春秋时期相比，两
汉时期，爱情与婚姻已不仅仅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

而是要在社会与家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和

实现的。汉代的爱情与婚姻，更多地融入家族和社
会的因素，受其制约，恋爱和婚姻的当事者犹如网中

之鱼，已经丧失了情感的独立和行为的自由。牛郎
织女神话在汉代的世俗演化，使这一神话传说从人

物形象到故事情节再到情感内涵，都体现为一种向

汉代民间世俗生活的演变，而世俗生活化才是牛郎

织女神话世俗化演变的最终结果，从而使牛郎织女

传说更贴近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现实，牛郎织女形象

更成为汉代普通人寄托情感、消解痛苦的对象。由
此可见，这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在汉代广泛流传、备受
关注的根本原因。
曹丕《燕歌行》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

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
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

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
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另外，曹
植《洛神赋》云:“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
其《咏织女》云:“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 明晨秉
机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
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
鸟绕树翔，噭噭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
君。”这些诗句都从空间位置点明织女星之所在，暗
含着她相思之苦、悲戚之情。同时把更多的社会现
实生活内容融入到“织女”这一形象中。此时，牛郎
织女神话已初具雏形，也已具有了后世传说的一些

情节结构，只是有些细节尚待完善。
汉魏六朝之际，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相会的情

节已极为完整，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卷三首
先记述了汉宫“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
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 卷一又曰: “汉彩

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这两条记载都说明了西汉初年宫中过七夕的盛况。
戚夫人侍女出宫嫁给一个名叫段儒的士人，据她回

忆说七月七日宫中过节，要到百子池，作阗地方的音

乐来庆祝，并且用五彩丝缕互相系在一起，这叫相连

爱。并且，汉宫中的仕女们在七月七日有穿七孔针
的游戏。此时的七夕民俗已经注入了牛郎织女传说
的爱情内核，男女好和、乞巧等习俗已经开始在七夕
节庆中粉墨登场。
盛唐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国势强大，生活富

庶，统治阶层游牧民族的习性使唐朝的社会较为开

化，女子所处的环境较为宽松，她们敢于特立自主追

求自己的爱情; 在七夕民俗活动中她们并不避讳自

己对爱情的向往，在乞巧仪式中放纵、喧闹，释放个
性，乞求婚姻幸福美满。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制，皇权夫权这些封建礼教再次

被发扬光大，妇女地位日益低下。这种封建宗法制
度的加强使中唐后期的七夕爱情传统主题开始变得

隐晦。唐朝后期七夕民俗活动已开始普及，七夕的
爱情传统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巩固，以及宗法制度

的加强，其浪漫色彩被逐渐稀释; 七夕除了乞巧、乞
子以外，乞富、乞寿等内容亦开始呈现。
宋代继承沿袭了中国历代相承的男尊女卑的观

念，妇女观呈现出较历代社会地位愈来愈低下的趋

势，特别是北宋以后，缠足、养妓之风日盛，女性沦为
男性狎赏的对象，贞节之说日烈，女性作为私用品成

为男性的绝对附属，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日炽，对

女性的奴化、愚化教育，将女性完全禁锢于家庭的环
境之中，失去独立的能力与人格。即使在宋代文化
崇文尚雅的风气之中，社会要求女子知书达理，其目

的也是为了能使其更好地尽妇道。换言之，她们乞
求心灵手巧和聪颖灵慧只是换取男性青睐、巩固家
庭地位的重要筹码。宋代女性对七夕乞巧的热衷与
虔诚，正是其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症候表现。
清代由于庶民文化的兴起，七夕民俗的内容更

加丰富。是夕，月出东山之后，各家要摆果品焚香，
遥望天河，向牛郎织女求子祈瑞，未婚女性更是企盼

织女金针度人。但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思想的遗毒
仍然桎梏民众思想，压抑他们对于情感的自由追求。
通过以上对七夕历史情境的爬梳，我们发现从

汉代七夕爱情传统的萌芽到明清时期七夕节俗的碧

玉妆成，七夕的爱情传统时隐时现，裹挟着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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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荇藻潜行，而牛郎织女传说并没有赋予七夕以牛

奶河的浪漫，“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婚姻模式却被不
断强化放大。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代以后，整个社
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发生巨变，七夕爱情传统文

化的隐型功能( 如乞巧等习俗)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则是七夕爱情传统文化的显型功能( 如

所谓的爱情浪漫等因子) 之回归。当七夕民俗的爱
情传统真正以它的本质精神出现时，其隐型功能应该

华丽转身，从而凸显七夕的爱情本色，但是当下七夕

节俗的传承尤其是所谓的爱情内涵认同却遭遇冰火

两重天———一边是专家学者在摇旗呐喊，一边却是民
众置若罔闻，根本不领情。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

展，文化的全球化也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原本不

被特别关注的文化事项，也像曹操墓被挖掘一样引

起国人的心跳加速。一些专家学者们更是“念天地
之悠悠”，火上浇油煞有介事地打出传统节日保卫
战等杞人忧天的大旗，以致造成如此印象: 好像国人

早就不再过自己的传统节日了，或者说国人早就习

焉不察。其实中国民众依然在消费着自己的传统节
日，至少商家是不会错过黄金万两的商机，对民众的

日常生活节日化推波助澜。民众的生活世界不可能
真正摆脱传统民俗文化的打情骂俏。只不过在这多
元文化的情境下，我们的选择也在多元化。在一个
什么都能当做事或新闻来说的时代，我们的传统文

化可能真的出现了问题; 也许问题并非来自问题本

身，而是来自文化的主体即人身上。我们依然绝然
地那么不自信，依然茫然地那么浮躁; 不自信到非要

拿西方的文化框架来比照自己的传统。我们突然把
躲猫猫当成了信史，迫不及待地把中国的七夕跟西

方的情人节进行对接乃至置换; 证据气势汹汹排山

倒海自圆其说。你们西方情人节背后不是有古希腊
神话吗，我们中国七夕背后也有“盈盈一水间”的牛
郎织女传说; 你们有咖啡的浓香玫瑰花的浓烈，我们

有月光的轻抚鹊桥上的秋日私语。
概而言之，你们西方有什么我们中国就有什么;

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节日保护演变成一种民族
主义的奢侈消费。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情人节实在
是参照西方文化框架建构出来的———当然被如此建
构出来的节日还有不少; 专家学者回溯七夕的历史

情境时，带着西方 Valentine’s Day 的玫瑰进去，出
来时却手握锄头脚踏织布机。

二、七夕:作为情人节的历史宿命
七夕虽然有幸与牛郎织女传说牵手，但把它命

名为中国的情人节还是非常勉强。这决不仅是牛郎
织女们的困惑，因为对于情侣或夫妻，一年仅一次约

会私语都是相当残酷的; 同时，这亦是当代中国人的

困惑，手握锄头脚踏织布机跟思农耕之幽情有关，而

与浪漫氛围之营造毕竟还有距离。七夕节也叫乞巧
节。因为跟未婚女子有关，所以在民间也被誉为女
儿节; 也即是说，该节日是未婚女子的节日，②不像

中秋节那样是已婚妇女求子的节日。七夕作为女儿
节是节日本身的主要功能; 因为是女儿节，所以才会

滋生乞巧的心理诉求，才会包蕴生殖崇拜的内容，才

会拥有对生死的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看法。③

凡是民间节日总会跟民间传说或神话黏附在一

起。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先有节
日后有传说或神话，要么先有神话或传说而后有节

日。节日因神话传说而被赋予浪漫神秘，神话传说
因节日而拥有生命绵延的舞台，并成为节日持久存

续的文化精神背景。另外，借助精英作家的创作或
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力，节日整体地位获得提升，因身

份合法化而“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民间节
日若想在当下语境下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其背后

必须有某种鲜活的文化资本或资源，能为民众源源

不断提供浪漫情感之消费或满足于我们的思古之幽

情，也就是说怀旧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
香港作家董桥曾言，“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
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3］怀
旧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不是消极简单地逃避。我们
应该喜新而不厌旧。我们传承民间节日的同时也在
传承着作为节日的艺术。艺术其实是继续或超越已
有过的东西，民间节日艺术尤其如此。这就是人类
以“乡愁”来命名、以“诗意地栖居”来表达的，向往
友爱和尊重的生命意识。民间节日是我们人类文化
的乡愁。我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情人节，实则是在渴
望一种对生命的历史感觉。
中国的情人节为何与牛郎织女的传说眉来眼

去，最后私订终身合二为一? 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

了我们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的社会，像牛郎织女那

样男耕女织地生活，其乐融融，成就一幅和谐的乡村

生活画卷———男耕女织是我们祖先曾经非常理想的
生活模式。所以，笔者认为，若参照西方的情人节框
架，中国的牛郎织女传说跟爱情关系不大，至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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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的没有任何另类情节的婚姻; 换言之，这只是

那个时代理想的婚姻范型，跟浪漫的爱情没有太多

关系。真正的爱情实际上是很短暂的，像雨后的彩
虹，假如再长久一刻钟，彩虹似的爱情就退化为吵闹

纷争的婚姻生活，即步入到塞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日常生活轨道，爱情原本所能起到的变轨功能即制

造浪漫之可能的机会就渐行渐远。其实中国传统社
会中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原本就是一个问题。
西班牙著名学者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一
书中曾动情地写道: “爱的本质，既不是概念，也不
是意志。爱或可以是欲望，是感觉。爱本身就是深
入到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感觉:
凡是精神的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欲成分。”［4］遗
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用婚姻的传宗接代来遮蔽

爱情精神浪漫中的肉欲成分。因此，中国文学史多
的是婚姻的悲剧，而真正的爱情悲剧却很少。中国
传统文化中原本就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悲剧基因，我

们的民间艺术如音乐从来都是制造热闹气氛的工

具，而不是关注故事和命运的复调旋律。
李泽厚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特

别发达，爱情的浪漫因实用而走向实在的婚姻; 所谓

的伦理、政治等都被情感本体所渗透; 换言之，情感
本体和乐感文化都被儒家纳入政治伦理的意识形态

框架中。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认为，农业社会对人最
大的启示，使人在世界更有一种实在感，“并时有一
无生物上升于生命之世界之意识”。［5］实用理性当
源于农耕文化的“实在感”。唐君毅还说，中国人真
正理解天长地久之于婚姻的意味，追求天长地久就

是一种“形上之感情”，亦即婚姻乃恋爱开始，或者
说“先上车后买票”。“中国夫妇之原不相识，由结
婚以生爱情，此乃先有生理关系而后建立精神关系。
夫妇愈久，而精神上之关系愈深。此即为一由自然
生活以至精神生活之上升历程。”［6］是故，七夕若被
命名为中国的情人节，最多也只跟婚姻有染，却与爱

情绝缘。实用理性体现在所谓的爱情上是以生殖传
宗接代为旨归，而不是视享受包含着实质肉欲成分

的情感本身为福祉。诚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生
殖崇拜曾经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但文章所界定的爱

情已经是社会发展到很高阶段的产物了。生殖是爱
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情感也在拓展其生存疆域，情感尤其是浪漫的情

感应该统摄情人节。这在恋爱阶段尤为显著，因为

热恋中的情人不可能以生殖后代作为重要话题开

场，否则就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为生殖游说。
因此，我们在此不得不重新审视爱情和婚姻这

两个概念。真正的爱情其实是很短暂的，如果时间
太长，当事者肯定会发疯，所谓爱情的风景也会变成

左手对右手的感觉。爱情“就像长达一刻钟之久的
彩虹就不再有人看它了，在真正的艺术精神中，我们

总会感受到一种过滤了一时一地的人生得失后的悲

天悯人的情怀。”［7］所有的婚姻都是爱情的坟墓，是
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 好的婚姻能把爱情化作唠叨

体贴的亲情，已经是夫复何求了。人世间的悲剧往
往是婚姻既淘汰了爱情又淘汰了亲情。七夕与牛郎
织女联姻，并没有给中国语境下所谓的情人节提供

强大的文化支撑，最多增加了中国情人节的非浪漫

因素，也就是婚姻的浓度和矛盾被田园诗意所冲淡。
相反，封建家长制作风却在七夕的鹊桥上大逞其威

风，原有的一丝浪漫也就被吞噬了。这就意味着我
们的情人节若想重新焕发生命力，若一味强调其牛

郎织女传说的文化背景是否有问题? 农耕传统的中

国情人节显然已经不是当下世界的恩宠，甚至被国

人目为落后愚昧的象征，最多满足一部分人的怀旧。
随着信息时代的攻城略地，农耕文明显然退居

历史的边缘; 与其血脉相连的牛郎织女传说若依然

作为七夕的情人节背景，其命运注定是寂寞的，亦如

寂寞的牛郎和织女，只有在怀旧的情绪中我们才会

想到传说中的爱情。总之，民间节日的文化背景之
淡出或不合时宜，是造成节日文化没落的重要原因。
例如有关节日的神话、传说等构建文化背景的部分
被淡忘了，还有谁会指望民众记住节日本身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节日文化寄生的活水若蒸
发或受到污染，节日的生存情境就岌岌可危了。
作为民间节日七夕本身所包蕴的习俗内容也遭

遇生存质疑，这也是作为情人节的七夕已经风光不

再的原因。从当下历史情境来看，七夕作为一种岁
时民俗，所包含的内容大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摈弃

的对象。仅就乞巧而言，在科学理性照耀下的人之
巧已经被机器之巧所取代; 当下情境下很少有人傻

乎乎地在月光下去看豆芽的形状或蜘蛛网来乞巧

了。④机械文明能帮助我们复制以前手工不能完成
的艺术作品，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复制的艺术作品导

致艺术作品为可复制性而存在。［8］我们的乞巧节最
多能为我们复制其他文明中的情人节提供参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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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作为七夕最重要的习俗乞巧已经被民众淡忘
了; 机巧代替了人巧，婚姻取缔了浪漫。这些都注定
使中国的乞巧节很难在当下语境下死灰复燃。说到
底，我们的文化还是太实用了，但又没有发展到实用

主义的层次。
牛郎的困境也是七夕作为情人节的困境。如何

走出这一困境是我们要认真探索的问题。生命循环
与生命之巧的绝妙配合，距离之美的营造和婚姻爱

情的巧妙组合，等等，都可能是我们发掘七夕和牛郎

织女传说深层次的内容。牛郎织女婚姻之后每年一
次的约会，固然是外力干预的结果，但也反映了中国

人先上车后买票似的婚恋原型; 这是一种残酷的浪

漫爱情生活，姑且命名为中国特有的后爱情生活。
结婚后如何还能保持浪漫恋爱的感觉，这不只是牛

郎一个人的困境，也是所有现代人的困境。这个神
话传说把阻碍浪漫爱情的责任推卸给一个老太婆王

母娘娘，实在有失公允; 王母娘娘就有爱情吗? 她可

能也是婚姻的祭品。王母娘娘在此实际上成就了牛
郎织女婚姻的浪漫。
与中国的七夕节相比较，西方的情人节没有那

么复杂，其背后的传说也很简洁感人，具有超越时空

的维度。更何况，任何一个外来节日传入异地情境
后都会从单纯的形式节日转变为有内涵的节日，从

而被创造性地接受，很少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西
方情人节传入日本后，成为女孩子给自己爱慕的男

孩子送巧克力表白爱慕之心的日子。而后经过商家
大力炒作，在日本社会发展成为女职员要给男上司

和男职员分发礼节性巧克力、中小学校的女生要给
男生分发礼节性巧克力的节日。［9］在中国语境下，2
月 14 日这一天表达情感的形式也很简洁，送给女方
一朵玫瑰花就能感受到浪漫，或者躲到咖啡馆里享

受难得的时空以外的时空( time out of time) 。过西
方情人节不只是青年人，结过婚的中年人和青年人

也照样过。对于已婚者是为了重温昔日的浪漫，在
享受婚姻的亲情中不忘激情燃烧的时刻。对于笔者
这样早就度过七年之痒的中年夫妻，已届中年的妻

子居然在最近几年的 2 月 14 日那天让笔者给她买
玫瑰花，哪怕一朵也好啊! 西方情人节来源于一个

历史故事或神话，即使是历史故事也跟西方的神话

背景有关; 它就是为了给青年人营造谈情说爱的时

空，没有附加诸如婚姻责任等内容。美国电影《日
落之前》整个类似一见钟情的故事情节就是在咖啡

馆、马路和塞纳河面上铺叙开的，简洁而不单调，浪
漫而不世俗。故事的关节点就是靠传统节日来营造
的。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甜蜜蜜》，其男女
主人公情感的陡转巨变，就发生在传统春节除夕吃

过云吞面之后。西方的情人节就抓住升华了这些被
日常生活所遗忘的温馨浪漫情调。
因此，西方的情人节在中国愈演愈烈，风头绝对

盖过中国本土节日。在笔者看来，西方的情人节除
了简洁容易践行，其包含的内容未能被科技文明收

复归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背后有一

个生命力强大的古希腊神话来有效持久地支撑; 另

外，基督教传统也“润物细无声”。与此同时，古希
腊神话以及与之有关的节日，也时时被文学家和艺

术家重构到文学艺术中去，使之再次焕发出勃勃生

机。也就是说，西方节日文化与节日背后的其他文
化有着一贯的良性互动关系。大而言之，人家西方
总体的文化生态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破坏，而我们的

传统文化在经历过五四运动和文革之后，那些原本

脆弱的浪漫精神很快就被扫进不正经的垃圾桶里去

了; 文化的筋脉遭到重创。
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情人节有爱情但不一定要

走向婚姻的教堂，而中国的情人节主要是为了成就

家庭，传宗接代，接续的是我们的农耕文明; 爱情的

浪漫被整合到婚姻的实用功能中去了，即为了传宗

接代才结婚。其最好的结局是爱情被兑换成日常生
活的亲情。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都很少有超越现实
的维度，西方的节日稍微例外。这里就涉及到传统
节日保护的问题。有些东西你不保护它照样会存在
下去，有些东西即使你再怎么保护它也难逃灭亡的

宿命。
因为中国七夕的乞巧等习俗已经过时，七夕节

的身体性或身体记忆也行将消逝。随着以娱乐为中
心的“消费主义”的崛起，对“劳动光荣”的鼓吹终于
被“恭喜发财”所取代，一个新世纪悄然来临。关于
“消费社会”的种种讨论在五湖四海纷纷举行，围绕
“消费文化”的各种声音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新月异
而与时俱进。无可置疑，时至今日“我们处在‘消
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0］。其特征就是，自
发的民间性节日不复存在，由权力掌控的全民总动

员的嘉年华盛典已主宰一切。［11］相比较而言，西方
的情人节较为单纯，且极具身体性，比如送花或到咖

啡店里享受两人世界的浪漫。身体记忆的消逝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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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记忆的式微不彰，没有了身体的实践，什么节日都

会被边缘化的。曾经的七夕所具有的欢乐性也因身
体性的丧失而成为纸上欢乐。在此背景下，作为中
国传统的民间节日七夕节的衰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了。另外，在传播媒介、商家对西方节日的大力宣传
及推动下，更加剧了中国民众对本土节日的淡漠程

度。一句话，衰落是作为情人节的七夕的历史宿命。
三、七夕:作为生命和婚姻过渡的节日
神秘数字“七”在世界上所有文明程度较高的

民族中都十分常见，其主要神秘内涵就是世界物极

而返、周而复始，是宇宙万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
点。［12］二“七”相逢成就为中国的七夕节，这种文化
现象绝非偶然出现，可能跟中国民众信仰尤其是灵

魂信仰有关。基于最初的诗性逻辑，人类通过不理
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了一切事物，进而扩展了自己的

心智，把事物吸收进来，而人类在不理解时却凭自己

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

了那些事物。［13］人类的信仰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从中国创世神话中看到，“七”总是作为宇宙观
念的象征而出现的，牛郎织女于七月初七相会的神

话故事也不例外。英国人类学家哈里森认为，神话
的产生与仪式礼俗活动密切相关，有许多神话传说

原本就是为解说仪式而存在的。［14］牛郎织女神话能
与七夕之乞巧仪式携手，应该跟二者所具有的潜在

亲和性有关; 换言之，乞巧是年轻未婚女性为过渡到

男耕女织的幸福婚姻生活做准备。这种准备跟极具
农耕理想的神话牵手，强化了乞巧之“巧”之于女性
未来幸福婚姻生活的重要性———重要到与宇宙之连
续和灵魂之变化联系在一起。
“周期性对于我们理解生命现象确实是一个最
基本的前提，离开周期性，就不可能对时间进行定量

化的计量。”［15］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把月亮的变
化阶段当做魄的周期性的出现和消亡，第七日的重

要性，部分在于它有记录月亮变化阶段的作用。将
灵魂和新月渐长的光亮结合起来的古老联想，对于

我们理解第七日的神话很重要。事实上，它是理解
牛郎织女和西王母两个神话故事的关键。正如这两
个汉代故事所述，每年汉武帝与西王母相见于元月

的第七日，而牛郎织女则相会在七月七日。这两个
神话可能是一个更大神话的组成部分，即“将宇宙
的连续性看成是依赖于每年夏季和冬季的两次聚

会”［16］。由此我们认为牛郎与织女每年七月初七的

相会，可能代表了宇宙连续的过渡仪式———一种生
命和婚姻的过渡仪式。
“七”在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中还是一个有特
殊含义、有神秘性的数字。正月初七是人日，传说女
娲用六天造六畜，即鸡、狗、猪、牛、羊马，第七天造
人，为六畜之主。唐代有诗人写人日思归的诗，跟家
庭婚姻生活有关，即家里的人思念他乡的游子，游子

思念家乡的温馨，因为家里有人等他。《庄子·应
帝王》说初有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则
寓言是在说原初浑沌世界，由于人的出现而分化了。
《周易·彖传》有“七日来复”之语。王弼注曰，“阳
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丧葬习俗中有“做七”
的仪式，逢七祭奠，有希其一阳来复之意，至七七四

十九天为止，不能复生，变结束丧事。由此可见，
“七”与生命、生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七夕本质
上是跟婚姻相关的节日，主要功能是祈望传宗接代，

跟爱情的浪漫维度没有太多的关系。
古人为何在七月七日这样一个日子进行祭祀活

动呢? 从原始宗教信仰来看，“七”本来即意味着
生，也意味着死，但古人都有凡事多往好处想的习

惯，这便是各民族从古到今占卜算命总是吉兆多于

凶兆的原因———《三五历记》所记载“盛于七”就是
对此作的最好的解释。“七”便有了“长生”的意思，
而七月七日则有“长生再长生”的美意，因此，在七
月七日这种意寓着事物繁荣昌盛，绵延不断的美好

内涵中，向“主瓜果”的织女祈祷农作物的不断增
收，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七夕古俗民众的原始

崇拜的直接体现。生死轮回，大地也在季节轮回转
换中重新获得生机。
无疑这里的“七月初七”很关键，也是七夕作为

一种民间节日内容丰富的所在。七月七日中的两个
“七”就包孕了我们祖先的生命观念，牛郎织女选择
这一天见面寓意着新的生命体验的开始; 婚姻的生

活周而复始，很少节奏和意义的变轨，唯有一年一次

的类似婚后恋爱的约会或幽会才能彰显婚姻生活的

色彩或亮点。七夕中的乞巧习俗是对未出嫁的少女
而言的，在“进门是女孩出门是妇人”前的过渡阶
段，女孩子为了能嫁到一个更为理想的人家，熟练掌

握女工等未来婚姻生活的必备技巧对未婚女子来说

很是关键。在女儿身阶段习得未来妇人的技巧，从
而更好地向妇人阶段过渡。七夕节在岭南民间一度
非常盛行，广州人称之为“七姐诞”或“拜七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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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程度可与春节媲美。对未婚少女而言，乞巧是
女性的娱乐，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

表达对幸福爱情的渴望，乞巧让女性的身心得到了

极大的释放; 乞巧又隐含着女性的信仰，在拜仙中女

性进一步强化了对自身命运的关切。［17］不论是乞巧
也好信仰也罢，都是为着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
所以说，乞巧节又是一种前往夫妻婚姻的过渡

仪式。作为宇宙的连续性标志，牛郎织女神话承担
了宇宙大生命的变轨标志; 作为生命个体人生历程

的过渡，七夕的民俗内涵标示着古代民众从爱情走

向婚姻的过渡。两种生命标示的结合终究不能赋予
七夕节的浪漫爱情内涵，跟婚姻的终生守望有更多

的联系，是走向婚姻殿堂而非西方教堂的驿站。与
中国的七夕节相比较，西方的情人节的确是情人的

节日，不管是直接跟古希腊神话有关还是与对残暴

君主禁止年轻人恋爱的反抗相连，都是激情的释放，

还具有青年狂欢节乃至反抗权威的色彩，没有那么

多爱情之外的生殖等内容。西方的情人节虽没有中
国七夕的内涵丰富，但其所拥有超越时空的维度，为

之赢得了历久弥新的魅力。
四、结语
以西方情人节为参照物而被建构出来的中国情

人节七夕，其浪漫底色被婚姻的大红喜字所遮蔽; 换

言之，中国的七夕是一个没有爱情浪漫的情人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中国固有的乞巧节成就了

今天我们对西方情人节的趋之若鹜。人类总是想方
设法比照他者文化传统，来寻求自己的文化的自信

或考量自己文化的得失。正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
球化，我们的情人节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凸显，我们

才开始关注自己的传统节日，才去呼吁保护我们的

传统节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给我们
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带来机遇，问题彰显在我

们面前，我们无法规避，只能面对。
七夕节的婚姻爱情传统，其民俗文化内涵对于

社会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作用，它弘扬的是一种婚

姻稳定恒久的主题，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同时，
七夕民俗中的乞子、乞巧、乞寿、乞福心里诉求符合
中国民众“长命富贵”的世俗愿望。这些民俗内涵
对于作为生命与婚姻过渡的七夕节日的复兴有着现

实的价值。总之，七夕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
有实现其功能的转化与发展，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

之中，变成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

得到有效保护”。［18］

注 释

①2007 年因闰七月而有两个七夕节，笔者先后两次去温州市最繁华
的五马街调查，出售玫瑰花等情人节礼品的商家店铺门可罗雀，随机

采访逛街的年轻情侣，他们大都知道阴历七月初七是乞巧节，但很少

有人把它当作情人节，在他们看来阳历 2 月 14 日才是真正的情人
节; 这一天，花店生意异常火爆。

②国内王娟、柯杨等学者皆主此观点。也有学者把七夕等民间节日
界定为未婚女性的狂欢节。其实，并非所有的节日都狂欢，七夕节假
如有狂欢色彩的话，也是一种被抑制或移植的欢乐，其个性的释放是

有限度的。

③柯杨通过对甘肃传统乞巧节的调查研究，也认为七夕节是真正的
传统的女儿节，把七夕改作中国的情人节不妥，是缺乏自爱、自信、自
尊、自强的表现。参阅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
化空间———关于甘肃省传统乞巧节的调查报告》，载《传统节日与文
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 － 48 页。

④日本的七夕节的内容也不再是月夜看银河望牛郎织女一年一会，

也很少有人做乞巧行为了。它转化为在装饰在各家大百货店门厅或
商店街的竹枝上挂上愿望纸条，祈求牛郎织女星保佑人们实现各种

现实性愿望的一次机会而已。请参看何彬论文《从海外角度看传统
节日与民族文化认同》，载《文化遗产》2008 年第 1 期，第 71 －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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